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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在农业农村
领域多场景的广泛运用，操控这些无人机
的“农业飞手”成了田间地头的新兴职业。
他们的薪资如何？是高薪神话还是“用汗
水换收入”？记者通过多方走访，揭开了这
一职业的面纱。

一般来讲，农业飞手的收入主要由底
薪和作业提成构成。根据我市某无人机培
训机构的数据，新飞手若没有自有设备，入
职农业公司后的底薪通常在 3000—4000
元，提成则按作业面积计算，每亩0.5—1元。
若每月完成 7000亩作业，提成可达 7000
元，总收入轻松破万。

而吊运飞手普遍日薪在 300—500元
之间，若不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满负荷工
作，理论上月收入在 8000—15000元。如
果 是 新 手 或 无 经 验 飞 手 ，月 薪 一 般
4000—6000元；具备 1年以上经验者可达
6000—15000元，资深飞手，比如测绘、物
流等飞手，月薪可能上2万元。

不过，高收入背后是高强度的工作。
梁平的植保飞手李松林透露，团队在农忙
季（3—9月）每天凌晨4点出工，日作业量高达数百亩，
普通飞手半年收入可达 6—8万元，但需忍受酷暑和长
时间户外作业。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行业需求旺盛，但新手飞手仍
面临挑战。培训机构学费普遍在7000—15000元，考证
周期约20天，但部分学员反映，取得执照后实际月薪仅
4000元左右，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另一方面，企业更青
睐有经验的飞手，尤其是能熟练操作多种机型、应对复
杂场景的“多面手”。

由此可见，农业飞手的高薪并非触手可及，它需要
技术、体力和商业嗅觉的多重加持。正如从业者所言：

“三年入门，五年懂行，十年称王。”对于有志于此的年
轻人，专家建议结合农业知识深耕细分领域（如精准施
肥、病虫害监测），同时关注政策动向，通过不断学习在

“低空经济”的浪潮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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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的余洪军是一名“老”飞手。
2017年，余洪军来到江苏连云港学习无
人机操作技术，并成功考取了无人机飞
行证。当年，他就开起了公司，并购买了
2台无人机从事农业植保作业。

“起初业务不多，公司只有两名固定
飞手。到了2019年随着无人机播种的出
现，又聘请了四五名临时飞手。”余洪军说，
从无人机植保到无人机播种，尽管无人机
的应用场景拓展了，自己的业务也增加了，
但无人机作业仍存在季节性忙闲不均。

“每年忙完3至9月，其余时间飞手就
没活干。”他回忆说，直到2024年底，大疆
推出无人机吊运新机后，飞手突然忙得
不可开交，甚至出现“一手难找”的局面。

“农业生产有了无人机吊运，飞手就
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业务量陡增让我
们措手不及。”这几个月，吊运农产品、建
筑材料等方面的业务源源不断。为了吃
下这些订单，他不得不找到同行或培训
学校借飞手。

问了一圈，重庆一家培训机构答应
了余洪军的请求，选派了两名表现优异
的飞手支援。但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今年 2月的一天，奉节朱衣镇一合
作社负责人邀请余洪军帮忙吊运脐橙，
没曾想无人机还没开始吊运作业，就因
操作不当，撞上电线杆“炸机”了，不仅耽
误了脐橙的吊运，还造成上万元的损失。

为了不影响公司信誉，余洪军只好
高薪从广西请来两名成熟飞手，才解决
了脐橙无法调运的尴尬。

类似遭遇何治龙也经历过。

去年 10月才成立的质飞公司由何
治龙牵头组建了一支 10多人的无人机
战队，从事无人机植保、播种、吊运等。

“看似有10多人，其实飞手也就7个。”何
治龙说，7人除从事一线的无人机作业
外，还作为教员负责对外培养飞手。

然而，公司运行不到 4个月，就暴露
了飞手短缺的问题。目前接到的无人机
植保作业订单已排到了 5月、吊运业务
排到了7月，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订单，
他将现有飞手分成3个组，其中2个组负
责无人机吊运，1个组负责无人机植保。

“但不管怎样精打细算，这套作战方案也
只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更让他忧心忡
忡的是，本月底无人机植保将迎来高峰
期，到时候植保和吊运将需要大量的飞
手，为了“迎峰”，他们不得不发出在全国

范围内招聘飞手的信息。
“效果并不理想！”以无人机植保为

例，它要求飞手具备操作无人机的能力，
同时飞手也要懂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
比如熟悉常见农作物的秉性，判断鉴别
病虫害以及对症下药配比农药等。

何治龙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说自
己在朋友圈、业内交流群都发布了招聘
信息，希望能找到急需的飞手。

市无人机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刘长青
介绍，目前，全市有农业无人机飞手近
4300人，但由于水平参差不齐，真正能用
的成熟飞只有 1000多人，这其中还只有
小部分人能操作调运和植保无人机，面
对无人机运用场景的多元化需求，和每
台无人机配备两名飞手的常态，预估我
市至少还需要上万名成熟的农业飞手。

如何解决农业飞手不足的问题？一
些培训学校和企业已经在行动。教员曾
波便是其中之一。

3月7日，在位于永川区的重疆无人
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研学基地的一块
空地上，一场无人机飞手的结业考试正
在进行。

26岁学员陈俊林第一个步入场地进
行考试。只见他双眼专注的盯着正前方
飞行的无人机，双手操控滑杆控制无人
机完成避障、直线飞行、悬停等各种动
作，一旁的教员曾波作为阅卷官，观察着
他操控无人机的全过程。不到 5分钟，
陈俊林完成了考试，曾波也随即给出了
90分的成绩。

当天与小陈一起考试的学员共有18
位，且全部考试合格，拿到了无人机飞行
证。“算上这批学员，我们今年已经培训
了 500多名飞手。”曾波说，全部学员能
拿到无人机飞行证，并不容易。

50岁的曾波从事农业无人机飞手培
训已有9年。期间，他除了培训飞手外，
还参与无人机的一线作业。9年来，他累
计开展的无人机作业面积有 10万亩以
上，培训的学员超3000人，2022年他还获
得了巴蜀工匠杯无人机赛项冠军，由于

业务出色，他是业内出名的“明星教员”。
“传授技能，其实教学方法很重要。”

曾波说，农业无人机飞手作为一个新兴
的职业，很多人都想尝试，但学员的年龄
结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都不一样，这
要求教员在教学上要创新方法，针对每
个人的情况，做到因材施教。

比如，他会按照“一熟一生”的原则，
将有飞行基础的学员和零基础学员分为
一组，从而保障教学进度的一致；同时，每
个组他还会挑选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员，
担任小组长，通过传帮带，加深大家对知
识的理解和记忆；针对年龄比较大、学得
慢的学员，他会给他们“开小灶”进行陪练。

曾波记得，曾有位 60多岁的唐姓学
员，由于年龄大手指不灵活，每次要求直
线飞行时，他操作的无人机总是曲线飞
行，后来通过反复纠正姿势，这名大龄学
员终于能熟练控制无人机。

与曾波不同，梁平职教中心田中秧智
慧农业产业学院的骨干教师李世飞，则通
过“产教融合”方式培养农业无人机飞手。

他告诉记者，结合企业（合作社）的
具体需求，学校对理论教学和田间实操
时间，按照 1:2的比例进行了调整，并将
实操分为了初中高三个等级。在理论教

学中，李世飞除了讲解无人机的基础知
识外，还要讲解农业方面的知识，目的是
快速提高飞手的综合能力。

通过 4年的教学探索，梁平当地已
累计储备 400余名无人机飞手，其中有
100余名飞手投入了农业一线作业，成为
了行业的佼佼者。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随着
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无人机应用领域
在农业的不断拓展，近几年将是农业无
人机行业的快速发展期，这势必催生更
多农业无人机飞手的新岗位。而现实
是，我国现有的无人机飞手人数远不能
满足市场需求，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我
国无人机飞手的缺口高达100万人，其中
农业无人机飞手的缺口在25万人左右。

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市已联合
川渝高校、以及有资质的无人机培训机
构通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头雁”等项目培训，自主培
养一批农业无人机飞手，提升他们的技
能水平，从而解决短期内的人才缺口。
同时，通过开展“校企”“产教”融合等方
式，储备一批符合重庆丘陵山区需要的
无人机飞手，为无人机在农业农村领域
的更多场景运用，提供人才支撑。

无人机助农业务陡增 农业飞手远远不够

多措并举培养农业飞手 为更多助农场景提供人才支撑

农业飞手短缺农业飞手短缺
低空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遭遇起飞难低空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遭遇起飞难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这是一号文件首次将“低空经济”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意味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
正经历巨大变革，更预示着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低空经济等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低空经济”在我市农业农村领域有哪些运用场景？当前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连日来，记者展开了调查——
种了几十年青菜头的涪陵菜农何中益，今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黑科技”带来的便利——1台无人机，2名飞手，11小时，20吨青菜头便从田间地头装到了货车里。
何中益口中的“黑科技”，是去年以来火爆网络的无人机吊运农产品。有了“黑科技”的加持，老何如今不再为青菜头的运输烦恼，不仅如此，“黑科技”还缩短了青

菜头砍收到加工的周转时间，最大程度保障了菜头的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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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赵伟平

60岁的何中益，是涪陵区珍溪镇卷洞村的一名种菜
能手。种有10多亩青菜头，其中有3亩位于没有便道的半
山腰。要把3亩地上的菜头运出来，多年来唯一的办法是
用背篼背到500多米外的公路边，然后再用三轮车拉到收
购点。

“娃儿常年在外打工，老伴又患病，干不了重活，只有
我一个人背。”何中益说，前些年人年轻，还不成问题，这几
年上了岁数，背起来很吃力。今年 2月初，眼看要收菜头
了，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副镇长杨进。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重庆质飞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无
人机战队，正在涪陵当地开展无人机吊运助农服务。从网
上看到他们的视频后，杨进联系了飞手何治龙，希望他们
能帮忙。

对方一口答应。2月13日下午，何治龙来到何中益等
3位菜农家的地块，进行无人机踩点，并嘱咐杨进提前组
织村民，砍收好青菜头。

第二天一早，何治龙和同事便带上1台无人机、1台发
电机、2块电池来到吊运点。打开机翼、启动开关……在
一阵轰鸣声中，无人机腾空而起，麻袋装好的青菜头从田
间地头接连不断的运送到公路边。

“过去一个青壮年，一天最多能背六七百斤菜头，现在
不到 2分钟，无人机就可以跑个来回，每次能吊运 110斤，
六七百斤也就是10多分钟的事。”何治龙一边操作一边夸
无人机的效率。当天他和同事在11个小时内便完成了20
吨青菜头的吊运，解决了何中益等3位菜农的烦心事。

就在何治龙忙着用无人机吊运青菜头时，李松林则带
领10多名“00”后飞手，走南闯北开展油菜的无人机植保。

调配药物、计算重量、设计航线……10多台无人机在
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几百亩的油菜植
保作业。李松林带领的，是梁平区田中秧农业科技股份合
作社的植保无人机队伍，每年 2月，这支队伍都会外出开
展油菜春季菌核病防治作业。

为了防止油菜发生菌核病，确保在盛花期内及时完成
植保作业，10多名飞手操控着各自的无人机抢抓农时飞
跃茫茫油菜地，这些 50至 70公斤重的植保无人机看上去
有条不紊，轻松高效地喷洒药物。

“以前农民人工喷洒农药，每天只能完成几亩地，如今
一台植保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量能达到几十亩，目睹无人机
植保后，村民都夸无人机作业质量高，不漏喷、不重喷。”李
松林说起无人机的田间实践赞不绝口。

事实上，从农业植保到无人机播种、农产品吊运、森林
防火、渔政农业执法……“低空经济”为农业农村发展“提
质增效”带来了更多可能。市农业农村委提供的数据显
示，目前全市有农用无人机约1300多台，“低空经济”正成
为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过去小伙费力背一天
如今“飞”完10多分钟

大足高新区的重庆国飞通用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携最新型的农用、消防等无人机产品，亮相中国（重
庆）低空经济产业博览会。 新渝报记者 犹骥 摄

大
足
区
万
古
镇
玉
清
村

大
足
区
万
古
镇
玉
清
村
，，无
人
机
和
旋
耕
机
正
在
田
间
进
行

无
人
机
和
旋
耕
机
正
在
田
间
进
行

施
肥
施
肥
、、耕
地
一
体
化
作
业

耕
地
一
体
化
作
业
。。

新
渝
报
记
者

新
渝
报
记
者

瞿
波
瞿
波

蒋
世
勇

蒋
世
勇

摄摄

大足区无人机亮相全国首届社会应急力量技能竞
赛综合演练。 （新渝报资料图）

在万州区高峰镇，大疆无人机销售人员正在对无人机
进行检查。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摄

在重疆科技无人机研学基地，教员曾波（右二）在给学员讲解无人机安全驾驶的
技巧。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摄


